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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
城堡广场

亲爱的弗雷德：

我于上星期日到达这里。

堡广场旁的城堡街上。—一编者注

①“日耳曼尼亚”是卡尔斯巴德（捷克称作：卡罗维发利）的一家旅馆，座落在城

克劳斯博士又回格蒙德自己家去

“日耳曼尼亚”

月 日于卡尔斯巴德

兰 兹 格 特

马克思致恩格斯

的敌人来对待的，因此他编造出各种各样不存在的争论问题。

插一手。彼得 特卡乔夫首先想向读者表明，你是把他当作自己

动手写吧，不过要用讥讽的笔调。这愚蠢透了，连巴枯宁也能

年 月于伦敦］

马克思致恩格斯

伦 敦
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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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喝了一杯吉斯许布尔矿

了；他已与妻子重归于好。

我现在准备自己当自己的医生，甘斯博士不无忧郁地对我实

说，疗养地不下三分之一的老客人都是如此。我的私人医生库格

曼不在，对我的治疗也起了非常良好的作用。

的“匀称的人

这里的人尽管换来换去，但是看起来还是象从前一样：凯特勒

绝无仅有；相反地，大部分人是两个极端，不是肥

胖得象酒桶，就是干瘪得象纺锤。

我至少有十二个小时是在户外，“事情”办完之后，我的主要消

遣是想出新的游逛之地，在山林中发现生地方和新风景；由于我不

太善于辨别方向，遇到很多意外的事。

从今天起，警察不会找我的麻烦了，因为我收到了付疗养费

的收据。我登记的身分是哲学博士，而不是食利者；这同我的钱

袋十分相称。和我同姓的维也纳警察局长满殷勤，总是和我同时

到达。

昨晚我到以啤酒驰名的“酒花藤”

水。那里的座上客有些是卡尔斯巴德的小市民，整个谈话都是

围绕着老牌比尔森啤酒、民酿啤酒和厂造啤酒的优缺点这个没完

没了的问题，它引起无休止的争论，分成几派。一个人说：“真的，

老牌啤酒我一口气能喝下十五杯”（而且是大杯）。另一个回答说：

呶，我以前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派的人，但现在摆脱了这些争论。

或诸如此类的人。他

我不加选择，各种啤酒一样地喝得带劲”，等等。在这些聪明的本地

人的旁边还坐着两个柏林执袴子弟、见习官

们争论卡尔斯巴德各家著名饭店的咖啡的优点，一个人郑重其事

“酒花藤”是卡尔斯巴德的一家饭店。 编者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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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肯定说：“统计数字＜！＞ 证明，雪恩布龙公园 的咖啡最好。”这

时一个本地人叫喊道：“我们的波希米亚就是伟大，它有伟大的创

造。它的比尔森啤酒销行各国；啤酒大王萨尔茨曼现今在巴黎有

一家分厂；这酒还运往美国呢！可惜，我们不能把我们那些在山岩

中凿出的大酒窖也运给他们，因为它们是酿造比尔森啤酒所必需

的！”

我把在这里至今所见到的俚俗风尚简单地告诉你之后，现在

来谈点旅途见闻。

在伦敦，一个滑头滑脑的小犹太夹着一只小皮箱匆匆忙忙地

上了我们的车厢。快到哈里季时，他找起钥匙来，要开箱子，说是

要看看他的办事处小伙计是否把一切需用的衣服装了进去。他

说：“因为在办事处收到了我的弟兄从柏林拍来的电报，要我马上

去柏林，于是派了小伙计到我家去拿需用的东西。”他翻腾了好一

阵，到底找到一把钥匙，虽然不是原来的钥匙，但总算打开了箱子，

一看裤子和上衣不是一套，睡衣和常礼服等都没拿来。这个小犹

太在船上对我说了心里话。他一次又一次地喊道：“世界上还从来

没有这样的欺诈。”事情是这样的：一个名叫贝恩施坦或伯恩施坦

的美籍德国人（是他的柏林朋友瑙曼介绍给他的）骗去他一千七百

英镑，而他被认为是最机灵的商人之一呵！那个家伙冒充是经营

非洲贸易的商人，把他在布莱得弗德和曼彻斯特第一流公司里买

下的数千英镑货物账单拿给他看过；说是载运这批货的轮船正停

泊在南安普顿。因此，小犹太借给了他所要借的钱。但是，后来

再也没有得到这个先生的消息，于是他就开始不安起来。他写信

译者注

①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＜＞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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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完奥康奈尔纪念会

到布莱得弗德和曼彻斯特。他把回信拿给我看。回信说：贝恩施

坦在他们那里取了货样并购买了货物，约定提货时付清货款；账单

只不过是个手续，货物从来没有提走。在南安普顿，货物被扣押，

发现船上装载的贝恩施坦的货物只是一些塞满了草垫子的货包。

我们的小犹太很恼火，除了失去一千七百英镑，更主要的是，象他

这样一个机灵的商人竟被人捉弄了。于是，他写信给他的朋友瑙

曼和柏林的弟兄。后者发电报告诉他，在柏林发现了贝恩施坦，并

且报告警察把他监视起来了，要他急速启程。我问他：“您打算到

法院对这个先生起诉吗？”“决不，我只想要他还钱”。我说：“这些

钱，他恐怕已经挥霍掉了。”他说：“决不会！他在西蒂还骗了别人

＜他数出一切可能受骗的人＞一万二千英镑。他必须把钱还给我，

而别人让他们自己考虑怎样处置他。”最妙的是，在我们到达鹿特

丹时，才知道他只能到明登，要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才能继续前

进。这个家伙象发疯似的大骂铁路管理局。但一切都无济于事。

一个死人。护送他的是在船上，我们有一个奇怪的旅伴

一个红头发的德国人，此人对我说，死者名叫拿沼尔，美因兹人，

是一个三十四岁的年轻人，去伦敦访友被车轧死，他的家属要把

他运回家去埋葬，这个送死尸的乘客同样也不能立即往前走了。

船长对他讲，不到德国领事那里办完一定手续，他们就不交出

死尸。

在科伦和法兰克福之间（我中途没有停留），有一个外表象凡

俗人的天主教神父上车。从他和别人的谈话中得知，他是从都柏林

回法兰克福（他在那里定居）去的。他谈

笑风生。到科布伦茨这个换车的地方，车厢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

了。他是走新航线经过符利辛根来的：小汽艇显然比糟透的哈里

第 8 页



。但他起初持不信季纵帆船要好得多。我试图引他谈谈文化斗争

灵

任态度，表现极其审慎，却大谈特谈卡佩勒阁下的口才。最后，神

帮了我的忙。神父把他的水瓶拿了出来，水瓶是空的；此时他

对我说，他自从进入荷兰以后，就又饿又渴。我把白兰地酒瓶递给

他，他喝了几口以后，精神振奋。他喝了个够。旅客上车时，他用

家乡话同他们开些无聊的玩笑，但同我谈话继续用英语，他的英语

讲得很好。“在我们德意志帝国多么自由，谈到文化斗争，竟要用

英语隐晦地谈论。”在我们到法兰克福下车前，我还没露我的姓名，

际

我对他说，假如他最近几天在报纸上看到谈论黑色国际和红色国

之间的新阴谋，不必惊讶。在法兰克福，我得知（在《法兰克

福报》编辑部），我的旅伴是穆策尔伯格先生，他差不多代替了那里

的天主教主教。他想必在《法兰克福报》（他阅读这家报纸）上也看

到了我的名字。该报刊载了一条关于我路过当地的简讯。

我看到了宗内曼，他刚刚因为拒绝说出通讯员的名字而又被

审讯，并再次接到了缓期十天的通知，但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了。

宗内曼是一个有名望的人，但是他很自命不凡。他在长时间的谈

运动。他的报纸

话中向我说明，他的主要目的是把小资产阶级引入社会民主主义

是公认的南德意志最好的交易所和商业的报

纸，所以有经费来源。他很清楚，他的报纸作为政治消息的传播者

给工人报刊帮了忙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这个党没有为他做任何事

会

情。例如，他邀请了瓦耳泰希担任通讯员，可是合并的党执行委员

禁止瓦耳泰希写通讯。他说，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的举止

过于象一个煽动家；相反地，倍倍尔得到普遍的赞扬，等等。回来

编者注②《法兰克福报》。

编者注，也有“酒精”的意思。①双关语：“神灵”的原文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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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致恩格斯

兰 兹 格 特

年

时我还要跟他再次会面。我也见到了格维多 魏斯博士，他来看

望他的女儿（《法兰克福报》的一个编辑施泰恩博士的妻子），要住

几天。如果我早到编辑部几分钟，那就糟糕了

的卡尔

会碰上士瓦本

迈尔（《观察家报》的前任编辑）。

顺告：法兰克福和一切主要商业中心的生意比从德国报纸上

所看到的还要糟糕。

你的朋友卡菲埃罗住在巴枯宁处，甚至为他在罗迦诺买了

房子。

好吧，祝你健康，请勿相忘。我又得办“事情”去了。

衷心问候莉希夫人。

你的　　摩尔

日于卡尔斯巴德月

“日耳曼尼亚”

亲爱的弗雷德：

月你也许从杜西那里已经知道， 日我亲手（小甘斯博士

在场）在此地邮政总局投寄给她的第一封信被中途扣下了，没有疑

问是普鲁士邮局干的。后来的几封信寄到了，最近一封信（我上周

寄给她的）似乎又遭到第一封信那样的命运，否则我该收到她的回

信了。

我这次治疗的效果非常好，除偶然情况外，睡眠也不错。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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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马尔克特矿水

之途，但是诱惑者都失败了。

怪乎许多和我认识的医生都说我是卡尔斯巴德的模范疗养者。这

些先生们一有机会就用“有医生在”等说法，竭力诱使我离开“得

救”

作为第二次来的病人，在矿水饮用上，我的等级更高了。去年

我饮用的矿水主要是泰莉莎矿水（列氏

；那时我只喝两次喷泉水，每次一杯。今年从和米尔矿水（

，每天一杯），贝尔纳德斯矿

，两杯）和喷泉水（列氏

第二周起，我喝的是岩石矿水（列氏

水 ，两杯），每天早晨共喝五

腊格斯基教授分析，喷泉水含有下列成分

杯热的；此外，起床时和睡觉前加喝一杯凉的施洛斯矿水。

根据斐迪南

按

硫酸钾

硫酸钠

氯化钠

碳酸钠

碳酸钙

碳酸镁

碳酸锶

碳酸亚铁

碳酸锰

磷酸铝

磷酸钙

氟化钾

二氧化硅

固体组份总量

游离和半游离碳酸

①双关语：“得救”的原文是

⋯ ⋯

⋯ ⋯

⋯ ⋯

⋯ ⋯

⋯ ⋯

⋯ ⋯

⋯ ⋯

⋯ ⋯

⋯ ⋯

⋯ ⋯

⋯ ⋯

⋯ ⋯

⋯ ⋯

⋯ ⋯

⋯ ⋯

⋯ ⋯

，也有“治疗”的意思。 编者注

盎司＝ 喱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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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地邀请来参加色当会战 纪念活动的家伙中有一个巴门的

商人古斯达夫 克特根，他是否就是那个老傻瓜

格律恩在同你竞争，明春将要出版一本自然哲学注意：卡尔

著作，他已在柏林的《天平》杂志上发表了导言，魏斯已从柏林寄给

了我。

我星期六

那里寄来的信

弗累克勒斯博士刚才已来请我去吃饭。看来，长信是怎么也

写不成了；同时弗累克勒斯说，这影响治疗。

衷心问候莉希夫人。

你的　　摩尔

离开这里，先去布拉格，因为今天收到奥本海姆从

。然后从布拉格经过法兰克福回来。

页。 编者注参看本卷第

日。月 编者注

第 12 页



恩格斯致马克思

伦 敦

年 日于兰兹格特市月

号阿黛拉伊德花园

亲爱的摩尔：

，附上。在德国，一批受雇佣的煽动家和浅刚刚收到两封信

薄之徒大肆咒骂我们党。如果这样继续下去，那末，拉萨尔分子很

快就会成为头脑最清晰的人，因为他们接受无稽之谈最少，而拉萨

尔的著作又是为害最小的鼓动材料。我倒想知道，这个莫斯特到

底向我们要求什么，为了使他满意，我们该怎么办。有一点是清楚

的：这些人以为，杜林对你进行了卑鄙的攻击，就使我们对他无可

奈何，因为倘若我们讥笑他在理论上的无稽之谈，那就会显得是对

他的人身攻击进行报复！结果是，杜林愈蛮横无理，我们就应该愈

温顺谦让；莫斯特先生真是大发慈悲，他还没有要求我们不仅要善

以便他在下一版

意地私下向杜林先生指出他的错误（好象问题仅仅是一些错误），

里纠正，而且还要拍拍他的马屁才好。这个人

（我指莫斯特）竟能够既给整卷《资本论》写出概述 ，而又对此书
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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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本不合他的心

我刚刚发现，威廉已把莫斯特的全部稿件

写照。如果不是由威廉

一窍不通。这一点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，这也是他的自我

，而是由一个多少有点理论水平的人主

持，就不会欣然发表各种胡言乱语（愈荒谬愈好），也不会以《人民

国家报》的全部权威向工人加以推荐，那末，一切诸如此类的无稽

之谈也就不会出现。总之，这件事把我气坏了，试问，难道不是认

真考虑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的时候了吗。

件

对于愚蠢的威廉，这一切只不过是求之不得的一种催索稿

的借口。好一个党的领袖！

附上昨天《每日新闻》刊载的一篇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很有意思

的通讯报道；笔者尤其可信，因为索弗特的革命

意。东方的事件开始接近于危机：塞尔维亚人又想借债（即停付期

票），黑塞哥维那起义者提出新的要求，这些表明俄国在那里怎样

进行阴谋和挑唆活动。我焦急地等待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。

莉希和我衷心问候你们全家、龙格一家和拉法格一家。

此地今天是第一个雨天，昨天只下了一场雷阵雨。祝燕妮一

切安好。

恩你 的 弗

按印刷品邮寄给

我。谁晓得，这在国际邮政上是否容许，稿件是否寄得到！你可否

顺便去看一看，稿件是否在那里；如在那里，请寄给我，下星期五

以前，我在这里。利森太太会告诉你，她替我收下的文件等等保存

在哪里。

日。月 编者注

编者注① 威 李卜克内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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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致恩格斯

兰 兹 格 特

年 日［于伦敦月

亲爱的弗雷德：

。附上的寄这封信的同时，原封寄去收到的莫斯特的稿件

威廉①的废纸，我拆阅了，我以为它与莫斯特有关。此外，我从你

家里取来了北部大铁路公司寄来的一份广告，以为是有关业务上

的什么东西，想寄给你，现在却发现它不过是供旅行者使用的游览

线路图。

我的意见是这样的：“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”只能通过对

杜林的彻底批判表现出来。他显然在崇拜他的那些舞弄文墨的不

学无术的钻营之徒中间进行了煽动，以便阻挠这种批判；他们那一

方面把希望寄托在他们所熟知的、李卜克内西的软弱性上。李卜

克内西就应该（这一点必须告诉他）向这些喽罗们说清楚：他不止

一次地要求这种批判；多年来（因为事情是从我第一次自卡尔斯巴

德回来时 开始的），我们把这看作是次要的工作，没有接受下来。

正如他所知道的和他给我们的信件所证明的那样，只是在他多次

寄来各种无知之徒的信件，使我们注意到那些平庸思想在党内传

播的危险性的时候，我们才感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。

特别是莫斯特先生，不用说，他必定认为杜林是一个卓越的思

编者注① 威 李卜克内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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弗雷德里克罗朗（劳拉的绰号）

想家，因为后者不仅在向柏林工人的演讲中，而且后来还在出版

中白纸黑字地写道，他发现唯有莫斯特使《资本论》成为合理物

的东西。 杜林经常阿谀奉承这些无知之徒，我们是绝不会干这种

的那种方法

事情的。莫斯特之流对于你用以迫使士瓦本的蒲鲁东主义者缄默

感到恼怒，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。这个具有警告意

义的先例使他们畏惧，于是他们就想利用诽谤、心地善良的浑厚和

义愤填膺的友爱来使这种批判永不能进行。

，或者至少从

其实，根源就在于李卜克内西缺乏稿件，说老实话，从这点就

可看出他的编辑才能。可是他心地狭窄到这种地步，尽管稿件缺

乏，他还是不肯哪怕提一句贝克尔的《法国公社史》

其中摘选几部分。

那个会

你会记得，不久以前，当我们谈到土耳其的时候，我向你指出

过在土耳其人中出现清教徒式的政党（以可兰经为依据）的可能

性。现在这已经成为事实。根据《法兰克福报》的君士坦丁堡通

讯，如果这样继续下去，就要废黜苏丹，让他的弟弟继位。

讲土耳其语并在君士坦丁堡跟土耳其人交往很多的记者还强调指

出，他们很清楚伊格纳切夫的鬼把戏，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徒

中间散布各种令人惊慌的流言蜚语。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：套不

住土耳其人，就别想消灭他们，而不敢（或者是由于财力不足还不

能）利用有利时机采取坚决行动的俄国人，目前采取的冒险行动，

与其说可能使土耳其人在欧洲垮台，不如说更可能使他们本国的

制度崩溃。

小燕妮身体很好，但婴儿却稍有不适；不过，医生说不要紧。

他将取名让（龙格父亲的名字）

贝克尔《① 伯 编者注年的革命巴黎公社史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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迪希 成了一头怎样的蠢驴！当英格兰完全陷于孤立的时

月初）

走了），邀请我

参加工人代表大会（

出，这真是幻想。

我们的公园今天用板子围起来了。可笑的是，古德意志的风

俗作为一种奇风异俗而在英国继续存在。这就是用围篱的办法，

也就是用退出公共马尔克的办法保存“真正的自由的财产”。

彭普斯给我的妻子和杜西写来了长信。虽然在缀字法上有些

谬误，不过更重要得多的是，她在文风和表达能力上有了真正惊人

的进步。

衷心问候莉希夫人。

马克思你 的 卡

候，他还坚持把一打左右的芬尼亚社社员关在监狱里！

关于“李希特尔”，李卜克内西在提醒时不应该仅限于暗示。

不排除李希特尔带走我的通信录的可能性，但是我现在还不相信

这一点。

艾希霍夫为阿尔宁效劳一事，我们在李卜克内西之前老早就

知道了，在艾希霍夫憎恨俾斯麦和施梯伯的情况下，这是毫不足怪

的。注意：《法兰克福报》刊载了普鲁士对阿尔宁的逮捕令，根据逮

捕令，要把他的钱财没收，把他本人交给柏林警察局处理，对外国

当局则保证偿付费用和相互帮助！（这是由已经审理过的关于他

（向你表示敬意）。

哥本哈根人拍电报和写信给皮奥（他星期一

。好象我现在能够做这样的旅外演

②迪斯累里。 编者注

日。月 编者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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